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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萧红笔下《呼兰河传》中的东北形象建构
仲昭宏

（延边大学  吉林  延边  133002）

[摘　要]在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中，以呼兰城这座小城为背景，为我们构画了萧红家乡的模样，以及在这座小城中形

形色色的人类，他们不仅仅是这座小城的居民也是诺大北方的代表，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始终温情又冷静，以极为客观的

笔触描绘这座在她记忆中念念不忘的小城，在温和和残酷中展现人性。更是为我们透视了一幅生动的东北形象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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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兰小城的整体印象

在《呼兰河传》的开篇便将我们推入寒冬，以纵观全

景的姿态为我们再现了在被冰冷包围的呼兰城的整体形象风

貌，这是一座被寒冬包裹的现实之城，同样也是一座精神之

城。在对现实和精神交织的描绘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萧

红故乡的整体风貌，更是宏观的来透视整个东北。

（一）现实之城

呼兰城位于松花江北岸，呼兰河穿城而过。这对呼兰城

的气候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冬季寒风凛冽。在《呼兰河传》

中，萧红对这座北方城市的干冷进行描绘：“严冬一封锁了

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

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

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在这场酷寒

之下，所有的生物都觉得寒冷“小狗冻得夜夜地叫唤，哽哽

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刻骨

的冷意，在萧红的笔下反复出现，通过状物和生物的呈现，

为我们构画这刺破灵魂的冷酷。严寒自然环境包裹下的，是

匮乏的封闭的现实条件：“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

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一座城市却只有两

条像样的大街，这不难看出呼兰小城的物质是很匮乏的。简

单的两条街道的交叉口的十字街，却集中了全城的精华。一

座城市的商户不需要招牌，顾客们便知道到哪里去买，也不

会记错，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小城的人与人之间距离近，彼此

熟悉，同样也看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如此的狭小，逼仄。

（二）精神之城

东二道街卖豆芽的王寡妇死了独子之后疯了，乡亲们

在片刻同情之后便不再“浪费感情。”染房里死了伙计，可

是缸里染出来的布，人们照样用。这些在萧红看来都是呼兰

人对生命悲剧及生命本身的漠然，而与之相应的是他们的自

然处之，没什么不对的生活态度：“冬天来了穿棉衣裳，夏

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像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

就睡觉似的。”在作者的笔下，呼兰河人就这样昏聩的在生

死中流转，麻木不仁，没有一点点希望。“生老病死，都没

有什么关系，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

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

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

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呼兰人的这种逆来顺受，仿佛你袭

来怎样的苦难，我都可以承受，这不是宽容，也并非博大，

这是一种软弱，甚至是一种逃避，带着昏聩麻木的精神面对

生活，这不是人的生活，这是像被驯服的动物一般，没有意

识，没有自主的精神，其存在的意义大概就是挨日子，消磨

时间，等待死亡，这是丢弃了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活着。他们

倾颓的灵魂，麻木荒凉的意识，折射出当时整个东北居民精

神状态。这是在萧红近乎生命终点的回忆，这是她对故乡人

的精神的描摹，是她对东北地方精神的画像。

二、小城居民的具体印象

一座城市的鲜活与具体，是人给予的，在这座寒风凛冽

的城市之中，住着各种各样的居民，从他们的身上所折射出

来的印象，可以透视出当时东北民众的形象。作家萧红以特

写显微的方式和令人颤抖的笔法，剖开了呼兰人的人性与人

情。

（一）被压迫的女性

在《呼兰河传》中，团圆媳妇才十二岁便被迫嫁给了现

任的丈夫，一个还是个孩子的女子却嫁为人妇，她是带着孩

子天真和反抗的，她知道挨了打要还手，但是她最终也只是

个孩子而已，维护自己最笨拙的方式就是回家，逃离。团圆

媳妇太不像一个合格规矩的儿媳妇，所以她要被改造成和这

里的人一样—团圆媳妇的愚昧的婆婆将她吊在房梁上用皮鞭

抽打她，最后在这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下她病倒了。而婆家人

深受封建迷信的荼毒，请跳大神的为她看病，所谓的胡仙胡

诌了几句，便将团圆媳妇推入了更深的深渊，是入地狱般的

非人的折磨，离奇的偏方，侮辱式的扒衣洗澡，被热水烫了

三次，烫一次，昏一次。在种种非人的折磨下，团圆媳妇最

终死去了。杀死团圆媳妇的看似她的恶婆婆，其实不止，那

些所谓的看客，却是做了推搡的帮凶。左右的邻居是帮凶，

他们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

羞，坐到那儿坐的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周三奶奶

是帮凶，她迷信不辨事实的真伪，愚昧迷信。还有西园的杨

老太太，她是提供偏方的帮凶，并无医学知识，也非对症下

药，就敢将药方给予人。赞成药方的人“反正治不好也治不

坏。”对待他人的生命毫无责任和怜悯。……害死团圆媳妇

的人并非只是她婆婆一人，而是这一群人，是整个社会害死

了她。封建专制的大家长，迷信跳大神，残忍冷漠又爱闲言

碎语的邻里邻居……更准确的说，团圆媳妇并非死于一群人

的合力，而是死于那个愚昧残忍的社会。

从前的王大姐好看能干，人见人夸：“老厨子说她大

辫子大眼睛长得怪好看的。”“有二伯说她膀大腰圆带点福

相。”“隔院的杨家的老太太，扒着墙头一看见王大姐就

说：这姑娘脸红得像一盆火似的。”……可是这一切在她和

冯歪嘴的结合后变了样，还是那一群人，可是对待王大姐的

态度却大变样：老厨子说：“男的要长个粗壮，女的要长个

秀气。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似的。”有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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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大姐“长得是一身穷骨头穷，那穿绸穿锻的她不去看，

她看上了个灰秃秃的磨倌。真是武大郎玩鸭子，啥人玩啥

鸟。”杨老太太说她“那王大姑娘我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我

就说，那姑娘将来好不了。”王大姐还是和从前一样“一笑

还是一皱鼻子”可是周围人的态度却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这原因就是王大姐和冯歪嘴没有媒人介绍便在一

起结婚，还有了孩子，在传统的观念里这属于“无媒苟合”

不符合传统礼教的规定。他们将无知与愚昧的恶发挥到了

极致，为王大姐做传，肆意议论。在冬天里刚刚生产的王大

姐竟被安置在天寒地冻的露天草棚里，只能躺在碾房里坐月

子。但是小城的人只觉得王大姐是不干净的，坏了风水的。

王大姐最终还是死去了，是死于产后，死于寒冷，更是间接

的死于那群无聊看客的闲言碎语中，他们没有用刀杀人，是

他们的言语，杀害了

在《呼兰河传》中，无论是团圆媳妇，还是王大姐，她

们是不符合小城的规矩的，团圆媳妇的天真活泼是不合时宜

的，王大姐的婚姻是不合礼节的，她们是呼兰河城里异类的

女性，是伟大而又薄弱的个体，是无力反抗的社会牺牲品。

在小说中我们见到的不仅仅是这两位立体的女性形象，而是

一系列的社会群像，无专横顽固的团圆婆婆，冷漠残忍的可

是嘴上却淬了毒的看客们。这些人不仅仅是呼兰河城人形象

表现，更是折射出当时东北人的愚昧和残忍。

在萧红的笔下，不仅仅有着令人同情的女性形象，还有

着让人印象深刻的男性形象这里我将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

的看客；一类是绝望的反抗者。

（二）特殊的看客

在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事件当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男性

看客是有二伯。有二伯没有名字，却又有许多名字，而他自

己也对名字很是执着，叫他“二掌柜的、二爷、二东家，有

二伯”他都是喜笑颜开的，但是叫他乳名，他是不开心的，

街上的孩子乱叫，他是要打过去的。这不单单是他名字的执

着，“二掌柜的、二爷、二东家、有二伯”这是明显带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尊称，这是属于上位者的称呼，从这一点可以

看出有二伯是有这当奴隶主人的心的，但是可笑的是他本身

卑琐，还对同是底层人民怀有鄙夷，对于“我”对团圆媳妇

死的关心，他不屑一顾：“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

只鸡……”面对王大姐和冯歪嘴的结合，他也是看不起的。

到后期的有二伯偷窃被“我”发现，他被“我”父亲打倒失

了颜面，寻死觅活，却又没有勇气自杀。这样的一个看客，

他不同于其他看客的冷漠，长舌，他的身上带着病态的心理

和更为极致的悲哀，有二伯的恶是让人觉得可怜的恶，让人

一方面厌恶他的为人，可另一方面又觉得他是个可怜可悲之

人。

（三）绝望的反抗者

把冯歪嘴子定位绝望的反抗者，是基于以下几点，首

先他是敢于打破封建传统礼教的人，他对于自己的幸福，表

现出的坚强和勇气。他敢和王大姑娘在一起，疼爱自己的孩

子。他勇敢，这样的勇敢来自于他做父亲的心情，流言蜚语

击垮不了他，“冯歪嘴子，没有上吊，没有自刎，还是好好

地活着。”其次，他始终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和幻想，不

管他是处于怎样的绝望的境地，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对孩子

的责任，顽强的活着，“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

地付他那份责任。于是他自己动手喂他刚出生的孩子，他用

筷子喂他，他不吃，他用调匙喂他。”他不顾旁人的目光，

而是用行动反抗着。但是这一切都是无望的，冯歪嘴子所有

反抗的动力，在于他对下一代的期盼，可是“为两个月前看

见他那么大，两个月后看见他还是那么大。”这样的一个长

不大的孩子，或许根本活不下去的孩子，难道对他来说不是

一种绝望？可是冯歪嘴子本身不知道他的孩子长不大，又或

许他知道，只是不愿意去面对，而是反反复复的告诉自己自

己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无论是哪一种，都会是让人感到崩

溃。

想做奴隶主人的看客有二伯，绝望的反抗者冯歪嘴子，

他们都是底层的普通人，一个服从于封建礼教的约束，一个

则是这礼教的反抗者，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到这座小

城男性的模样，或许是妄想做奴隶的主人，或许是想做这围

城的叛逃者，但是似乎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没有希望的，都

是在巨大的无声的悲剧笼罩的。这似乎也在像我们暗示着当

时的东北人民身上带着奴性，又或许带着反抗性，但是都只

是一潭死水，了无生机。群众麻木的，大多数人是昏聩的，

要么一同昏迷，要么在清醒中陷入绝望，无论哪一种，都是

悲剧。

四、总结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首先为我们展现了呼兰小城的

全貌，这是一座苦寒之城，物质匮乏的城市，正如同当时的

东北一样，并非是经济发达中心，物质的不充足同时精神也

是贫乏的，愚昧，落后保守，麻木，这是呼兰小城居民的精

神群貌，生命的价值在这麻木的循环中变得一文不值，这不

仅仅是呼兰小城居民的精神状况，这是萧红远对东北人民的

回望与记忆，这是她记忆的家乡，也是对东北人民的精神状

况的又一次建构。城市与人始终是分不开的，具有突出特点

的人才给了城市灵魂，也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地方，被压迫

的女性、想做奴隶主的底层看客、绝望的反抗者。每一帧画

面都为我们构建了更加鲜活的小城，这是一座充满着封建礼

教、没有自我意识，荒诞病态的城市，城市居民的保守与惰

性，每一点都显得这座小城更加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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